沖失的隱憂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閱讀心得

                                                  ◎ 張麗芬  
期待原住民族群能夠在學習自己母文化之餘，也要加強對漢語甚至世界其他主要語言的駕馭能力，並按各自的專長將自己變成一個有「力」的人。或許有一天別人會因你有「力」的生命，永遠紀念你的民族。                  
文化包袱下的省思

前兩天看到一篇與我年紀相仿的布農族人，所寫的是關於恢復他的原住民姓名以及一連串內在衝突與反思的文章，坦白說，這樣的過程是我無法想像的生命經驗，首先把一個漢民族意涵的名字回復原住民名字，看似單純的民族認同，其背後的意義並不是單純面對自我而已，漢語音譯的母語原名與外貌常被誤認為外勞，如同惡靈般的自卑情結，更變本加厲地糾結著作者，面對現在傳統部落與社會衝突，他甚至覺得改名是不是一個錯誤，是不是該改回漢名？與其說這個過程是作者內在與外在的生命反思，不如說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發展的社會，必須經歷的過程，同時也是原、漢民族都必須去共同調適的改變.。

這樣一篇文章，讓我再次閱讀孫大川先生所著的「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聯經出版），書中主要呈現作者對原住民文化、政治和社會觀察與期待，其結構嚴密而有條理的論述，相較以往對於原住民問題，都是從現象面去了解，但是在這本書裡，孫大川加入了文化脈絡與歷史因果，從歷史的發展去分析長久以來存在於原住民社會的問題。

我在大學時代開始接觸原住民，到部落裡，身份還是觀光客，常常在那些五官鮮明的臉孔背後，看到更多的是無奈與無力感，那些豐富的文化意涵與傳承，為什麼成為原住民朋友難以承受的包袱，身為原住民，卻必須承擔許多污名，甚至刻意隱瞞自己的身份？難道這該是他們所應去承擔的原罪嗎？大部分的人對於原住民的認知，恐怕更多的是模糊與陌生吧！台灣原住民文化的豐富特質與高度差異性，似乎只能被模糊的類分為原住民族，原住民彷彿象一群不相干的邊緣民族，安靜地隱沒在這個空間裡。
對於我所未曾經歷過的自我民族認同，原住民社會與其他族群的互動，正如我用漢人的眼光與文化背景來理解原住民，正如民族認同是我無須經歷的問題，卻又如此真實地存在這個社會，而孫大川的書提供我的是一位原住民對於自己所處的族群的擔憂、原鄉失落的焦慮，原住民如同隱沒於黃昏的部落族群，語言文化的失落，這本書讓我看見一個身為黃昏族群的知識菁英，對於自己身處的處境，深層的思考，同時也提供了不同的角度的思考觀點，讓我用另外一種觀點去驗證對原住民問題的認知。 
堅持與肯定

孫大川的身分對於原住民議題的著墨，當然更貼近問題的根源，不僅是其原住民的身分，以一個觀察家的書寫，更是忠實呈現一個原住民的社會菁英，長久以來對於原住民的社會文化所衍生的問題，例如：民族人口的減少、生存空間縮減、語言流失、社會風俗的瓦解以及處在漢人社會裡的文化弱勢的擔憂，正如語言的弱勢，語言和權力是分不開的，母語的流失，年輕一輩對於母語的自我否定，背後的意義，母語與他的民族，都是讓他們感受到沮喪與恥辱，在這個否定的過程中，其實也同時質疑自己的母文化，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在破碎的族群圖像陰影下，塑造健康的人格。

而現階段的母語教學，如果只是在學術校園內生存，語言顯然不能與生命連結，無法根植文化，孫大川同時也認為透過立法的手段保障原住民現存社會的生存空間，讓母語能在其家庭與社會中生根。對於自己個體生命的強化，我相信這是作者深深的期待，「期待原住民族群能夠在學習自己母文化之餘，也要加強對漢語甚至世界其他主要語言的駕馭能力，並按各自的專長將自己變成一個有「力」的人。或許有一天別人會因你有「力」的生命，永遠紀念你的民族。」原住民所需要恢復的豈只有原住民母語？解決原住民同胞長期的「自我否定」、「自我逃避」、「自我膨脹」的問題，不是也希望從強化自己的能力之後，而可以恢復更多的民族自信。

當我們用旁觀者的角色來認識不同族群,總是不免加入個人主觀意識及原本文化的背景，就有對不同族群文化的想法，再以身份標記去看待人的角色，漢人、客家人、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意義究竟在那裡？選舉的季節，過多的政治語言，挑起了族群的傷口,選舉過後，整個社會再從頭療傷,週而復始，不知道這片土地的人民，在這些粗暴的對待下，學到了什麼？但我一直堅信不論是對待哪一種族群，包容與尊重彼此的差異性是必要的，而有機會去接觸，才是落實對原住民的認知，化解彼此的障礙。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研究助理）
